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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再生产与身份认同:

以澜沧拉祜族的旅游业发展为例
1

艾菊红

(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 云南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在发展文化旅游过程中,对拉祜族文化进行了再生产｡这一再生产行为不仅

造成了拉祜族文化的变迁,而且对其族群身份的认同也产生了影响｡再生产的文化往往并非完全杜撰,而是与过去的

传统相联系,这就会形成新的文化传统,加之资本的介入,以及政治和社会的缘故,在文化的再生产和文化消费过程

中,通过不断地展演和强化,逐渐塑造成一个群体的典范文化,从而进一步强化民族边界和自我的身份认同｡也就是

说,在民族文化的构建过程中,“发明的传统”是重要的方法,对于理解民族现象也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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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尽管使人､物资､信息､技术和文化思想在全球范围内广泛传播,速度之快令人讶异,随着网络的普遍,世界上任何一个

角落发生的事情在几分钟就可以传遍全球｡但是大量的民族志研究却显示,人们所担心的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同质化的情况却并没

有发生｡相反,在全球化时代,由于文化产业的兴起,以文化为依托的旅游观光成为旅游产业的重头戏｡这使文化成为一种大众消费

品,反而促使文化在全球化的同时,也在进行着本土化的再生产｡关于这方面的研究相当多,大多数研究者所讨论的问题是在旅游

开发背景下,文化的再生产所造成的文化变迁,以及对传统文化所造成的消极或者是积极的影响｡
①

旅游人类学对这方面的研究

更是相当丰富｡与此同时,研究者也注意到,人们为了争取更好的经济效益而对文化进行再生产的时候所造成的文化变迁,也有可

能会对族群身份的认同产生影响｡
②

目前学界大多认为族群认同是一种主观性的认同,特 别 是 安 德 森 ( Benedict Richard O' GormanAnderson) 的 《想

象的共同体》一书更是这种主观性认同的代表,认为族群是构建出来的共同体｡然而人们发现即使族群是想象或者构建出来的,文

化依然是族群认同的重要因素,这是无可否认的｡韦 伯 ( Max Weber) 认为,无论是体质上还是文化上的差异,都可能是族群身份

的标志｡
③
文化常常被认为是社会的既定资赋,在群体中习得并传承下来,因而使同一群体的人因拥有相同的文化因素而具有根基

性的情感联系｡不过在主观性的族群认同背景下,人们可以依照主观的族群认同意愿,发明或者创造出某种文化来标明自己的族

群身份｡查尔斯·凯斯 ( Charles Keyes) 认为文化性解释的传承,甚至可以使不同血缘的人认同于该群体｡
④2

但是这种发明或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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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的文化并不能是凭空想象出来, 霍布斯 鲍 姆 ( Eric Hobsbawm) 在 其 《发 明 的 传统》中认为很多所谓的传统实际上不

过是近现代才被发明出来的,但是却被人们作为传统接受并推崇｡但这种发明的传统并非与过去没有任何联系,而是暗含着与过

去的连续性,而且只要有可能,这些被发明的传统就尝试与某一适当的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过去建立连续性｡
①

通常这些新发明

的传统往往使用旧材料构建起来,比如传统民歌增加以相同的风格写成的新歌曲,或者包含一些新的内容等｡
②

而且这样的传统

发明都是有着政治或者经济的目的｡在以文化为依托的旅游业发展背景下,显然所发明的传统或者说是再生产的文化产品正是为

着经济利益的缘故｡同时,霍布斯鲍姆认为这些新发明的传统有一项重要的功能就是使真实的或者虚假的共同体具有凝聚力,或

者使该团体的成员资格得到确立｡
③
而且他特别论述到传统的发明在一定程度上与近现代的 “民族”观念相联系,现代民族往往

发明与过去相联系的传统,而构建出一个“古老的”“自然的”的共同体｡
④
也就是说,在民族的构建过程中,发明的传统是重要的

方法,而且对于理解民族现象是相当重要的因素｡

上世纪 90 年代,云南提出 “建设文化产业大省”,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作为一个以拉祜族为主的多民族聚居区,文化资源丰

富多彩,自然成为潜在的经济资源｡在政府的主导下,开发以拉祜族为主的文化资源以发展旅游业就成为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发展

的主要方向｡在这个背景下,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拉祜族的文化再生产不仅有着传统的发明,而且对于拉祜族的身份认同也有着重

要的影响｡

一､拉祜族文化再生产与身份构建

都市人厌倦了都市嘈杂和快节奏的生活,对于少数民族有着一种 “异文化”的想象,所谓的古朴､原生态､慢节奏､神秘等是人

们想象民族地区与都市迥然不同的生活氛围｡2006 年普洱市委､市政府提出打造普洱 “绿三角”旅游区的设想,即澜沧､孟连､西

盟绿三角旅游环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以拉祜族文化为依托,其发展目标之一就是建设“世界拉祜文化中心”,所要实施的战略是

打造“拉祜文化名县”,重点发展项目之一就是“拉祜文化”｡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十二五旅游发展规划中也明确提到了要开发“民

族文化体验产品｡依托澜沧独特的民族风情和自然风光,开发以体验性､参与性､娱乐性为主的民俗体现型旅游产品……”

如果要建设 “世界拉祜文化中心”,首先所要界定的就是什么是拉祜文化｡从目前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城建设完成的一轴四

景,即: 拉祜文化展示中心､扎娜惬阁､拉祜风情园､世界拉祜朝圣地等四个景点来看,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是把拉祜族创始史诗《木

帕密帕》中所记载的创世传说中的一些因素提取出来,塑造出一些有代表性的符号,来代表拉祜族的文化｡

( 一) 葫芦中诞生的同根同源的民族

拉祜文化展示中心实际上是一个占地 409 亩的大广场,硕大的金色葫芦矗立在广场中央,拉祜族创世史诗 《木帕密帕》记

载,人类是从天神厄莎所种的一个葫芦中诞生的,因而将葫芦作为拉祜族的象征符号｡在靠近广场的外围有 12 根生肖图腾柱,以

京: 华夏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2 ~ 24 页; 宗晓莲: 《布迪厄文化再生产理论对文化变迁研究: 以旅游开发背景下的民族文

化变迁研究为例》,《广西民族学院学报》2002 年第 2 期｡

② 麻国庆: 《全球化: 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族群､地方社会与跨国文化圈》,《北京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

③ Max Werber: “ What is Ethnic Group” ,in Montserrat Guibernau,John Rex ( ed. ) ,The Ethnicity Reader:

Nationalism,Multiculturalism and Migration,Cambridge: Polity Press,1997,pp15 - 26.

④ Charles Keyes: “The Dialectics of Ethnic Change”,in Charles Keyes ( ed. ) ,Ethnic Change,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1,p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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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来表现拉祜族的生肖属相等｡根据 《木帕密帕》的记载,是老鼠和云雀将葫芦咬破,从而使人类的始祖扎迪和娜迪走出葫芦,因

而在广场东西两处出入口分别设计了金鼠门和银雀门｡广场四周的建筑则设计成拉祜族干栏式建筑的斜坡屋顶,每栋建筑上都有

标志性的金色葫芦浮雕｡从广场的设计中,我们看到了拉祜族的标志性符号——葫芦,以及老鼠和云雀——帮助人类从葫芦中诞

生的重要功臣｡设计者的初衷就是要建成一个可以表现拉祜族文化的广场,“展示拉祜族的 ‘祖’和葫芦的 ‘根’文化”｡
⑤3

不

仅仅是葫芦广场,在澜沧 拉祜族自治县城,我们随处可以看到葫芦的标志,县政府的大门口有两只巨大的金色葫芦雕塑｡政府宾

馆——也就是扎娜惬阁 ( “扎娜”,是扎迪和娜迪的合称; “惬阁”,意为生活的地方) ,其房屋也在屋顶和房屋墙面的装饰上

塑有葫芦的造型,以突出拉祜族的特点｡最突出的是在扎娜惬阁园区的正中央处塑有扎娜的雕像,扎迪和娜迪在葫芦前吹芦笙和

跳舞,意味这扎迪和娜迪从葫芦中诞生,拉祜族都是扎迪和娜迪的后代｡不仅是这些特意打造的标志性景点,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城随处可见这些代表拉祜族的标志性符号,路灯上面也有葫芦的造型和老鼠与云雀的雕塑,很多建筑的外立面上也要塑上葫芦的

浮雕,或者画上葫芦……所有这一切向人们展示着,拉祜族——一个从葫芦中诞生的民族｡通常来讲,一个群体与其他群体进行区

分的时候,往往会寻找代表这一群体的标志性符号,或者是体质上的,或者是文化上的,正如韦伯所言,这些差异,都可能成为群体

身份的标志｡哪怕这种差异相当细微,为了表示我群与他群的区别,人们往往会夸大这些细微的差异,从而成为我群的标志｡在拉祜

族创世史诗中,葫芦孕育了拉祜族的祖先,这是一个非常具有代表意义的符号,因而将孕育拉祜族祖先的葫芦作为拉祜族的标志

性符号,代表着所有的拉祜族有着共同的祖先｡从而塑造出世界拉祜族的共同起源,强化共同的血缘身份,更是让世界上所有的拉

祜族有了同根同源的根基性联系｡也有研究者认为正是拉祜族对于葫芦起源的深化认同造就了现实中拉祜族族群认同的基础｡
①

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无时不在的葫芦时刻提醒人们,拉祜族是从葫芦中诞生的民族,澜沧是拉祜族的故乡｡这正是澜沧拉祜族自

治县对自己的定位,将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打造成 “世界拉祜文化中心”,将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塑造成为拉祜族的发源地｡“打造”

和 “塑造”两个词非常形象生动地说明了,这是一场依托拉祜族文化为背景的文化再生产运动｡

作为旅游开发的重要内容,只有代表性的符号并不能很好地吸引游客,这个符号还必须具有展演性,必须可以观赏,能够成为

可以消费的文化产品,才能招揽游客｡因此,借助葫芦这一符号,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打造出了葫芦节———即阿朋阿龙尼节｡葫芦节

并不是拉祜族的传统节日,同样是根据拉祜族创世史诗 《木帕密帕》独创出来的一个传统节日｡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政府于 1991

年 11 月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召开的 “拉祜族史”研讨会上,经过征求拉祜族各界人士的意见,创设葫芦节｡根 据 《木帕密帕》

的记载,人类的始祖扎迪和娜迪从葫芦中出来的日子是农历的十月十五日,这一天被认为是传说中拉祜族祖先诞生的日子｡于是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民政府提出申请,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人大常委会于 1992 年 8 月 7 日第九届第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决定

每年农历十月十五日至十七日为拉祜族的 “阿朋阿龙尼”,即 “葫芦节”,希望能将葫芦节提升打造成具有世界性的 “拉祜文

化节日”｡这是典型的霍布斯鲍姆所称的 “发明的传统”,而且是为经济利益而发明出来的传统｡后 来,为获得更大的经济效益,

从 2006 年开始,葫芦节的过节时间调整为每年公历的 4 月 8 ~ 10 日,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县庆放在一起庆祝｡主要目的还

是为了发展旅游业,与西双版纳傣族的泼水节､孟连的神鱼节､西盟佤族的木鼓节等节日的时间相衔接,使普洱 “绿三角”的民族

传统节日和西双版纳旅游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民族传统节日和民族文化旅游的 “黄金三角”｡从旅游开发､发展经济的角

度来讲,这个 “发明的传统”相当具有经济眼光,也确实为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旅游发展添加了色彩｡从另一个角度而言,葫芦节

再一次强化了拉祜族的族群身份｡葫芦并非是拉祜族的精英们杜撰出来的,而是创世史诗中有着明确的记载,这种与过去联系的

3 ①( 英) E·霍布斯鲍姆，T·兰格: 《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4 年版，第 2 页。

②( 英) E·霍布斯鲍姆，T·兰格: 《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4 年版，第 6 页。

③( 英) E·霍布斯鲍姆，T·兰格: 《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1 页。

④( 英) E·霍布斯鲍姆，T·兰格: 《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4 年版，第 16 ～ 17 页。

⑤《新澜沧县旅游总体规划文本说明书》，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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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使拉祜族的历史可以一直追溯到人类创世之初,从而使拉祜族人民可以将自己的血缘联系追溯到人类起源的古老年代,从

而使世界各地的拉祜族建立起从根源上的联系,强化拉祜族的血缘认同｡节日期间,举办各种与葫芦相关的活动,比如供葫芦､跳葫

芦笙舞､跳摆舞､唱葫芦史诗､玩葫芦游戏等,这些都是将拉祜族原有的文化元素进行重新包装组合,形成新的传统｡正如霍布斯鲍

姆所说: “一种强有力的仪式体系围绕着这些情况形成: 节庆活动的帐篷､用来展示旗帜的建筑､摆放礼物的场所､游行队伍､鸣

钟､舞蹈造型､鸣放礼炮､出席节日的政府代表､晚宴､敬酒和演讲｡为此旧材料再一次被改造｡”
②4
节日中,人们身穿民族服饰,举行的

所有活动毫无疑问要选择和展示拉祜族的各种文化符号,这些都在强化着拉祜族的族群身份｡而且每年一度举行,成为一种仪式

化和制度化的活动,不断唤起人们的民族情感｡

( 二) 厄莎: 共同的神灵

在将民族文化作为旅游资源进行开发的过程中,所要强调的必然是文化的差异性,尤其是作为边疆民族,更多地承载了人们

想象中的边缘人群的形象｡为了满足游客的猎奇和对古朴原始的追求,需要更多地将民族文化按照原始和古朴的想象来进行塑造｡

宗教是最能展现这种差异性和原始性特点的文化元素之一,于是原本在当地人心目中具有神圣性的宗教活动或者仪式也拿来进

行再创造和再生产,成为文化产品来吸引游客｡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如丽江的纳西东巴文化,在丽江的旅游开发中,原本作为纳西族

生活中神圣的宗教活动,成为了展演的文化商品,东巴表演和东巴经都成了表演性的商品以供游客消费｡正是由于东巴文化的独

特性和差异性,以及原始与古朴的形象成为游客特别喜爱的丽江文化旅游产品｡① 澜沧拉祜族的旅游开发,也是采用了同样的思

路｡

拉祜族原始宗教信仰的最高天神是厄莎,在 《木帕密帕》的记载中,是厄莎天神种下了那棵诞生拉祜族的葫芦｡不仅如此,厄

莎还创造了世间的万物,因而厄莎是拉祜族纪念和崇拜的天神｡尽管如此,拉祜族并没有专门针对厄莎的祭祀场所,或者是专门祭

祀厄莎的宗教仪式等等｡相反对于厄莎的信仰和祭祀在拉祜族的日常生活中随处可见,基本上是与拉祜族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

祖先崇拜和灵魂崇拜等各种信仰融合在一起,在各种祭祀或者仪式活动中都能看到与厄莎有关的信仰活动｡然而文化旅游需要文

化具有表演性,而且如果景点过于分散很难吸引游客,因而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在打造 “拉祜文化名县”的过程中,将县城作为重

点开发地区,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城可以集中展示拉祜族的文化｡于是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一轴四景观的设计中就有一个 “世

界拉祜朝圣地”,以展现拉祜族的宗教信仰和祭祀活动｡这个景点位于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城南 214 国道旁,南本河南岸小桥头村｡

根据新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旅游总体规划文本说明书的介绍,在这个地方 “打造世界上最大的金葫芦祭 祀 塔,来满足拉祜民族祭

祀､朝 拜 的 活动”
②5

｡最终的目的是要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为拉祜人民提供一个朝拜神灵､寻根问祖的地方——世界拉祜朝圣地

｡

同时在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南岭乡勐炳村打造一个称为野阔拉祜的文化村｡根据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旅游开发的规划,把勐炳村

建造成一个拉祜族创世的风情园｡目前,初步塑造了厄莎像,建有动物跳歌的地方､雷打石､打猎祭供的地方､厄莎造天造地的地方､

厄莎跳歌的地方､厄莎种葫芦的地方､扎迪娜迪谈恋爱的地方､打猎山､厄莎儿女居住地方等十个景点｡竭力把这里塑造成为一个拉

4 ①王磊裔: 《拉祜族口传文化的族群认知功能及其流变: 以葫芦故事为例》，《民族论坛》2014 年第 2 期。 ( 英)

②E·霍布斯鲍姆，T·兰格: 《传统的发明》，顾杭，庞冠群译，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4 年第 1 版，第 7 页。

5 ①翁乃群: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再生产: 以纳西文化与旅游业发展之间关系为例》，王铭铭主编: 《人文世界》第一卷，北

京: 华夏出版社，2001 年版，第 12 页 ～ 24 页。

②《新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旅游总体规划文本说明书》，第 61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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祜文化发祥､传承､发展之地,形成所谓的厄莎文化和扎娜文化,把原本传说中的故事在现实场景中展现｡一方面是为了迎合旅游者

对于原始古老等的想象,这种对于厄莎信仰的开发明显具有自我东方化的意味; 另一方面,也意在将拉祜族以共同的厄莎信仰凝

聚在一起｡

这两项旅游开发项目,最根本的用意除了吸引游客,希望能创造经济效益之外,当然还蕴含着希望能将澜沧拉祜族自治县打

造成为拉祜族文化的发源地的设想｡而宗教是最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的文化元素,是族群身份认同中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韦伯也

认为基于共同起源的信仰的继嗣共同体是族群身份的关键｡对本来并不存在的拉祜宗教祭祀场所,进行创造和发明,或许可以因

为再造的宗教圣地,人们建立起群体的宗教认同感｡当然重新构建出来的宗教圣地,能否真的在拉祜人心中具有宗教的神圣性,很

值得深思｡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是这种再造的宗教圣地,也一定会对拉祜族的文化认同和族群认同起到一定的影响作用｡

二､快乐拉祜的形象构建

目前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向外界宣传拉祜族的一张名片是 《快乐拉祜》这首歌曲,这是一首澜沧拉祜族自治县酒井乡勐根村

老达保村民创作的歌曲｡这首歌曲调欢快明丽,歌词热情洋溢,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对外宣传拉祜族的主打歌曲｡所以在澜沧拉祜

族自治县的各种宣传画册和视频中,身着拉祜族服饰的人们弹着吉他,欢快地歌唱,这已经成为新时代澜沧拉祜族的形象｡

以老达保村民小组为依托,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着力打造一个名为哈列贾 ( HALEJA) 的乡村音乐小镇 ( HALEJA 就是拉祜语

“快乐”的意思) ,这 个小镇包括酒井乡勐根村邦利,回塘,新村,老达保,新达保,勐根大寨,勐根小寨,勐根茶场､南波别 9 个村

民小组,共 720 户,3114 人,占地约 8平方公里左右的地区｡其定位为 “国际化乡村音乐原生态旅游休闲镇,系列型乡村音乐厅

及规划范围内的民族音乐文化村”,为什么要建立一个音乐小镇,这起源于老达保｡老达保村是一个以拉祜族人口为主的村寨,到

2011 年末全村有 114 户 464 人,其中拉祜族 458 人,占总人口的 98. 7%｡早在上世纪前半叶基督教传入澜沧,在拉祜族和佤族

中传播开来时,老达保村民就接受了基督教信仰,目前全寨村民绝大部分信仰基督教｡由于基督教有唱赞美诗的传统,这个村寨的

村民自幼受该传统的影响,能演唱无伴奏和声｡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村寨的年轻人自发开始学习吉他,在村寨中形成了学习音乐

的氛围｡2005 年起,该村先后组建了雅厄艺术团,达保兄弟组合､达保姐妹组合等艺术团体,同时在县文化部门的帮助下,这些文艺

表演团体开始走出澜沧进行表演｡后来参加了几次中央台的节目,从而名声大振,多次在国内外各种场合进行表演｡老达保的村民

确实有有着非同其他民族村寨的地方,就是对于音乐的爱好,全村 4 百多村民当中,有 100 多人会弹奏吉他｡而且他们自己创作了

大量的拉祜语歌曲｡从音乐风格来说,有些歌曲带有拉祜族传统音乐的特点,有些则是流行音乐,当然也还有基督教赞美诗的风格

都融合在一起,形成一种多元的音乐风格｡

2013 年 6 月在县里的积极推动和努力下,成立了以老达保村民为主的 “澜沧老达保快乐拉祜演艺有限公司”｡歌舞演出主

要是表演老达保的多声部合唱,以及拉祜族的传统舞蹈等｡县里是期望以 “快乐拉祜”演出项目的运营,带动该村农特产品､传统

手工艺品､民族餐饮､民族文化旅游的发展｡总体来说,老达保已经成为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一面品牌,县里的各种接待任务也会请

老达保的村民进行表演｡特别是将 《快乐拉祜》作为拉祜族的名片,打造一个快乐的拉祜族形象｡

从这一系列的规划和发展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有意思的文化构建过程｡首先,老达保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存在的拉祜族

村寨｡这里有拉祜族的传统文化,老达保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 《牡帕密帕》的保护传承基地之一｡有国家级传承人 2

人,省级传承人 1 人｡其次,这里还有基督教的文化,老达保的音乐传统更多的是来自基督教文化的影响｡多声部的合唱表演,是西

洋音乐的传统,吉他也是西洋乐器,同时与拉祜族的文化结合,再糅入流行音乐的元素,形成了老达保的音乐特点｡这样老达保人

展现在人们面前的就是这样一个多元的形象: 身着拉祜族服饰的老达保人用西洋的吉他,采用西洋的和声,用拉祜语演唱流行音

乐｡

更有意思的是由于老达保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对外宣传的一个重要窗口,而首打歌曲 《快乐拉祜》更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

对外宣传拉祜族的一张名片,于是澜沧拉祜族的形象就被定位为 “快乐的”｡但实际上,拉祜族是一个性格内敛且害羞的民族,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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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文献当中所记载的拉祜族都是一个饱经战乱和逼迫的民族,南栅的佛堂遗址也在诉说着曾经的苦难｡而在目前对老达保的规

划当中,却被塑造成为一个 “快乐的”拉祜形象｡这是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为着旅游发展的缘故,所赋予拉祜族的新想象,也满足

游客对于少数民族的想象,那是快乐且能歌善舞的 “异邦”,从而构建了一个“快乐拉祜”的形象｡

三､拉祜族的文化再生产与民族身份的想象

作为边疆少数民族,在将民族文化作为旅游开发的产品时,文化必须与大多数群体的文化构成差异才具有吸引力｡在这个文

化再生产过程中,拉祜族的文化必须是 “奇异的”､ “少数的”､ “原始 的”､“古朴的”,如此才能满足来自都市和大多数群

体的游客对于异文化,对于边疆少数民族的文化想象｡在这样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作为具有权力话语的地方政府在以经济发展

为主要方向的指导下,主导着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希望对民族文化资源进行挖掘､包装和塑造,使其具有可表演性和展示

性｡而地方知识精英作为行动者,他们熟悉民族文化,也了解哪些民族文化可以成为展示的舞台化文化产品,因而他们在政府的主

导下,对民族文化进行包装和塑造,成为旅游文化产品的设计者｡当然作为民族文化的主体———当地人在这样的行动实践当中

也并不是毫无作为,他们作为行动者之一,也参与到这样的文化再生产过程中,与地方精英 “合谋”推动着文化的再生产｡同时当

地人将这些重新生产出来的文化展示出来,使再生产出来的文化成为一种文化消费品,展现在游客面前｡游客在这个过程中并非

是被动的接受者,他们对于少数民族文化有一种想象,比如少数民族都是能歌善舞活泼外向的,因而拉祜族族的形象就从“害羞”

和 “内敛”被塑造成 “快乐”｡从这个角度来说,在这个过程中游客所扮演的是另一行动主体,游客也与当地人和地方精英一起,

成为行动者,共同合谋来推动文化的再生产｡在这个过程中拉祜族作为少数群体与旅游者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族群关系,就是看的

主体与被看的对象,即看与被看这样一种二元对立的群体关系｡
①6

在这样的文化展演过程中,游客与拉祜文化展示者双方在不断

强化着各自属于不同群体的意识,拉祜族是与游客的群体,或者说与大多数群体不同的异邦的群体｡而这些再生产出来的拉祜族

的文化特征,也就成为拉祜族与游客群体相区别的重要标志,因而成为拉祜族的共同文化认同｡在这样的文化展演过程中,由于

“我”与 “他”的不同时刻在提醒人们看与被看双方的不同,不断刺激人们的身份意识,从而使民族身份不断得到强化｡

同时在澜沧本地,当澜沧政府以拉祜族文化开发旅游业的时候,必然突出拉祜族与其他民族的相异之处,那么拉祜族的一些

文化元素就在这样的文化再生产当中被刻意放大和凸显出来｡原本在多民族聚居地区,文化之间相互交融的成分很多,但是这时,

文化有了清晰的边界,原本民族之间模糊的地带在逐渐消失,民族之间的边界在逐步清晰｡比如拉祜族的 “扩塔节”,其实和汉族

等民族的春节是同一个节日,节日期间的风俗尽管有所不同,但相同的地方更多｡为了凸显拉祜族的 “扩塔节”不同于其他民族

的春节,于是祭祀天神厄莎,相互拜年等风俗就被加以创造和改进,以显示与其他民族的差异性｡然而这又是一个双向的过程｡尽管

由于过分强调多民族聚居地区各自文化的独特性,使多民族聚居地区各民族之间的边界在逐渐清晰｡但同时,无论是 “扩塔节”

还是 “葫芦节”虽然是拉祜族节日,但是节日期间,并不是只有拉祜族才进行节日的文化表演和展示,而是澜沧所有的民族都参

与到这样的活动当中｡从这个层面上来说,游客对拉祜族的文化消费并不仅仅局限于拉祜族,而是针对整个澜沧的各民族,因而游

客对于澜沧拉祜族的文化消费也成为一种地方性认同｡

当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着力打造 “世界拉祜文化中心”的时候,所考虑的并不只是澜沧拉祜族自治县的拉祜族,而是世界整个

的拉祜族｡对澜沧拉祜族的文化再生产,期望塑造一个 “典范的拉祜族文化特征”,这样的文化再生产,构建起全世界的拉祜族共

同的血缘和文化联系,塑造全世界拉祜族的共同文化特征和身份特征,从而成为地方文化走向世界的契机｡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拉祜族作为云南边疆的一个少数民族在国家的民族政策之下,确立起来,成为与其他 55 个民族一样

的中国的民族之一｡拉祜族和其他民族一样,族群边界在国家的民族话语体系下固定下来｡同时,作为民族身份的重要要素之一—

—文化特征也在不断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形成 “典范的拉祜族文化”,尽管这种文化的生产和再生产并非单一只是在旅游业

发展的背景下进行的,而更多的是在国家民族政策的话语体系下的政治和社会因素的缘故｡但是不可否认,进入到 21 世纪之后,

6 ① 麻国庆: 《全球化: 文化的生产与文化认同——族群 － 地方社会与跨国文化圈》，《北京大学学报》2000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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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经济发展的需要,文化作为消费产品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由于资本的介入,以及政治和社会的缘故,不同的文

化在文化的再生产和文化消费过程中,不断彰显和塑造自己的典范文化,从而进一步强化民族边界和自我的身份认同｡


